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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的摇篮里，心弦轻轻拨
动着记忆的门，儿时的那些场景又
缓缓出现在了眼前。

小时候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上
学时，同院的孩子们都是三五成群
结伴而行，路上大家说笑着，打闹
着，热闹极了。

去了学校，大家也是一样的调
皮。下课铃声刚响，几个性急的男生
早已按捺不住了，老师前脚刚出教室
门，他们后脚就已经窜了出去，不是
弹玻璃球，就是滚铁环。也有胆子大
的，偷偷带了弹弓进来，瞄着打树上
的小鸟。树荫下，女生们跳房子，跳
皮筋，踢沙包，头上的马尾辫一甩一
甩的，欢快的笑声洒得满操场都是。

那个年代，在偏僻的自然村，电
视还不是那么普及，很多时候我们
是在看电影。吃饭时，我会乘母亲
不注意，把煮熟的玉米一颗一颗地
剥下放进口袋，直到把两个口袋装
得满满的才肯罢休。然后搬上一个
小板凳飞快地跑进看电影的人群
里，找个位置坐下后，两只小手便不
停地在口袋里掏啊掏，电影还没看
完一半，口袋里的玉米却早已被我

“消灭”完了。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夏天可是

最好玩的季节了：捕蝴蝶，捉蚂蚱，
在河里找小蝌蚪，一个个忙得满头
大汗、不亦乐乎。之后，还要互相比
一比，看看谁捉到的更多一些，那种
获胜的感觉对当时的我来说，可真
是无法形容啊。

小时候，一看到母亲的鞋，我的
脚丫子就开始痒痒了。那鞋像小
船，穿上后都没法行动了，可我还是
乐此不疲，依然在家里走来走去。
如果看到院子里有小伙伴的话，我
还会在她们面前炫耀炫耀，心里甭

提有多高兴了！
那时，除了玩耍之外，也会帮父

母 干 活 ，擦 地 ，扫 地 ，晒 被 子 什 么
的。父亲种地的时候，也会在一边
仔细观察，看着那些菜苗一天天长
大，感觉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说起晒被子，小时候的情形便
穿透岁月而来。那时，人单纯得像
个玻璃娃娃，阳光照在身上，会发出
晶莹的光。在这样的日子里，母亲
总会把棉被一条一条展在太阳下
晒，一眨眼的工夫，花花绿绿的被子
就欢天喜地地跑了出来，整个院子
都显得热闹极了。

棉被的被面上，印着硕大的花，
我不认得那些花，可看着很喜欢。
还有可爱的小喜鹊，站在花枝上，拖
着长长的尾巴，感觉就要飞走的样
子。小小的我，如鱼儿一般，在棉被
中间穿行着，对小孩子来说，还有什
么比这更好玩的呢？母亲叫唤：“瞧
你那双小手，把被子都给弄脏了，快
洗洗。”满是怜爱的责备，听得我心
里暖融融的，便乖乖地听了母亲的
话，回屋洗手了。

在儿时的记忆里，酸酸甜甜的
果丹皮算是我的最爱了。那时小卖
部里的零食，无论是种类还是口味
都比较单一。那时的果丹皮总是裹
在透明的玻璃纸里面，长长的一卷
儿，一毛钱就可以买一根。每次吃
的时候，害怕被吃完，我总是轻轻的
咬上一小口，待其在嘴巴里慢慢溶
化之后，再打开包装一点一点地品
尝，一根果丹皮要花很长时间才能
吃完。那种皮革般有嚼劲的感觉，
如今回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

另一种美食，便是冰棍了。冰棍
儿就是一根棍上一块冰，5分钱一根，
有山楂的，红小豆的，巧克力等各种

口味。夏天吃着有冰有味儿，舔着吃
好吃，嚼着吃解渴，最喜欢了。

还有一种美食叫炒面，那时，对
于缺少零食的我们来说，能吃上一
份“干香干香”的炒面，就很不错了。

说 到 吃 炒 面 ，那 可 是 个 技 术
活。把炒面盛到碗里，用沸腾的开
水冲泡，太湿或者太干都不好吃，要
搅拌均匀，直到抓一把捏一下，既不
粘手，也不松散才好。

吃的时候，我是比较“粗野”的，
不用筷子和勺子，用手捏一团，直接
丢进嘴巴里，那唇齿留香的感觉当
真是再美妙不过了。

随着不断地“实践”，我又发明了
一种“干吃法”，就是把炒面和白糖掺
杂到一块直接吃，感觉也别有一番情
趣。只是这种吃法很是考验人的耐
性，在吃的过程中，必须放慢咀嚼的
速度，才不会被噎着。有几次，我因
为吃得太过于专心，咳嗽的时候竟没
能回过神来，结果脸上，衣服上，头发
上到处都是炒面，活脱脱成了一个唱
京剧的“面人”，有意思极了。

儿时的那些时光渐渐远去，但
那种美好的感觉却是如此的温暖，
每每回忆起依然芬芳四溢，像一首
温柔的歌，像一杯陈年的酒，像一阙
散发着墨香的词，令人难以忘怀。

谁不期待青春的闪光
谁不羡慕英雄的模样
谁不渴望在平凡中书写不凡
我们的青春选择了孔雀蓝
我们有一个闪亮的名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

那一年
我们坚定初心
保持对人民军队自始至终的

敬仰
那一年
我们怀揣梦想
自豪地加入孔雀蓝
从此
我们在这里启航

从入学海军军医大学“培训
第一课”的宣讲

到豆腐块的折叠、每一个标
准军姿的站立

我们从这里书写着人生新的
华章

我们在军旅大课堂上接受熏陶
我们传承着红色基因
我们流淌着红色血脉
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光

身着孔雀蓝，我们尽心尽力
奋进的号角始终在我们耳旁

回响
你听这是我们发自肺腑的誓言
我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退缩
在理论课堂、在作训操场、在

每一次准时集合
在每一个白天与黑夜
我们更是发自内心
真诚的感谢海军军医大学的

每一位教员和随队队长
他们与我们同行，为我们守护
我们的足迹里共同印刻着奋

进者的篇章

选择无悔军旅生涯
追求不懈文职梦想
每当我在海医大的操场上欣

赏夜空的宁静
每一点星光里都能看到百万

雄师的威武雄壮
每当我在继教院的军号声中

锤炼成长
每一次号声中都能释放出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嘹亮
我从黄土高原的九曲黄河一

路走来
走向华北平原的浩荡长江
在祖国的壮丽山河中欣赏波

浪滚滚
每一次的涛声汹涌中都在发

出中华崛起的时代强音
啊！我们选择军旅
我们荣幸成为文职人员
成为军队的健康卫士
用我们的力量守护祖国的大

好河山
这是我们青春奋斗的源泉

百年前之中国
先辈们浴血奋战只为唤醒东

亚睡狮
百年后之中国
我们身逢盛世，自当不负盛世
红旗漫卷希望
文职舒畅梦想

我们穿上“孔雀蓝”
我们走进文职的神圣行列
我们带着无限向往
带着党和人民的寄托
书写着人生合格的答卷
文职别样耀青春在血与火的

考验中闪光

孔雀蓝，别样的青春
一抹靓丽的色彩
我们义无反顾
我们奔向前方
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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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那些美好时光
□ 郭雪萍

适逢周末的傍晚，驱车一路向北
到“七必坊”酒业会友人、谈书道、品
美酒，返回的路上感觉身轻如燕、足
踏祥云，晕晕乎乎中还略带几分清
醒。回到家全无睡意，好似灵光一
闪，想到了好久没见的冀老师。

冀老师名金梁，退休前供职于原
汾阳师范。我是在 2010年前后认识
他的，记得是一个下午，专门去汾阳
师范拜见并向他请教书法。冀老师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君子谦谦、温和有
礼，他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衣服朴
素，但骨子里带着一股书卷气。相处
十几年来每当有问题提出，冀老师的
回答总是风趣幽默，直奔主题，让我
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我与他聊到书法欣赏时，他说离
开书法直接说艺术反而更容易说清
楚，书法只是艺术门类的一种。如果
科学是用实证的方式追问真理，哲学
是用逻辑的方式探求真理，那么艺术
是用情感的方式摸索真理。书法作

为 艺 术 中 的 一
种表现形式，究
竟 如 何 欣 赏 ？
首 先 要 弄 清 楚
艺术是求异的，
技术是求同的，
求 异 也 就 是 追
求 个 性 和 独 特
性 。 拿 王 羲 之
行书作品《兰亭

序》举例，单“之”就是 20余种不同风
格的写法。再比如京剧有“梅荀程
尚”四大名旦各有风格，都不可替代。

冀老师说，文学、美术、音乐、戏
剧、书法等等，都有共同的东西，都必
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如果挑战规则又
受规则的约束，而表现个性就可以看
作是艺术化的创作。如果只讲规则，
在框框内传承、求同，就成了技术。
比如生产 1厘米的铁钉，汾阳和离石
的加工工艺都一样，必须符合标准，
这就是技术。

他还说在书法学习中，需要从基
础开始临帖，这时候就需要先掌握临
帖技术，在临帖熟练的基础上才能追
求艺术化的创作。也就是说初级阶
段的书法学习是技术的积累，高级阶
段才是艺术的升华。

我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坚持 20
余年临帖不辍，但仍然是在技术上学
习，离艺术层次尚早。冀老师谈到清
代楷书说，这一时期的楷书属于“馆
阁体”，仍然是技术层次的高端很难
叫艺术。馆阁体的字虽然人见人爱，
但是太甜、太俗、太腻，漂亮不等于
美，反而丑在一定的情境下会美，比
如影视剧中的丑角，就是一个例子。

我学书法时间虽长，但是初期临
帖杂而乱，单位时间内的书写数量博
而不精，导致多年以来仍然是“初学
者”更谈不上创作作品。对于书法创
作，我的感悟是“得时不如得器，得器
不如得志。”书写环境和气候好不如
工具好，工具好不如精神状态好，精
神一好就能产生出最佳作品，情感也
会表现出来，也就是“畅无不适”一切
都顺心如意而得到解决。

冀老师还举例说到，西方饭菜是
科学技术，中国饭菜叫艺术，即烹调
艺术。仔细一想确实是，全国各地都
有麦当劳，而且原料一样、工序一样、
味道一样，店面装修也一样，这是求
同。中国饭菜就不一样了，各地有各
地的食材和做法，百花齐放，典型的
艺术追求。

冀老师词翰双绝，他不仅能呤诗
作对，还能挥毫泼墨，而且在数学教
育领域也颇有建树。日常生活中经
常能见到冀老师自撰并自书的楹联
作品，还有有感而发写的诗词作品。
我写的散文，有时请冀老师点评，总
是能抓住要点，一语中的。

比如我的散文《浅析傅山与竹
叶青酒的民族气节》，写完发给冀老
师点评，他说文章涉及酒、竹、傅山
三个因素。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
哪个，就在那个上多写几笔。如果
酒为重心，那么“得造花香”不能不
提，至于关于它的来历考据，不是这
篇短文能承载的。另外，汾酒厂的
竹叶青一直打傅山的牌，说傅山参
与配方，也值得一提，至于传说的真
假，因为不是科学论文，可以不去追
究。如果以竹为重心，就得提一两
句郑板桥，他除了画竹有成就，还有
不少出名的咏竹诗！冀老师提出来
的指导性意见，我会照单全收，对文
章进行修改 ,该散文已经刊发在《吕
梁日报（晚报版）》。

通过多年的交往，冀老师敏于行
而讷于言，以及他对治学之严谨态
度，我是非常认可的，他虽然是一名
数学教育家，但是在我眼里更像一名
文学、艺术评论家。

酒话冀老师
□ 李世义


